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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诗云：惆怅东栏一株雪，

人生看得几清明。

清明时节，梨花胜雪，万物纷

纷迎来另一层境界。清明节，亦称

踏青节、祭祖节。二十四节气里，

唯有清明节兼具自然与人文两大

内涵，既是自然节气点，也是传统

节日。在吾乡，逝去的先人均葬在

山中。清明当日，孩子们都要跟着

大人进山上坟。给童年的我留下

深刻印象的，是群山隐隐中，摇曳

着如火如荼的映山红，绚烂至极。

我们总要摘一捧映山红带回家，以

清水储养，多日不萎。

如今，久居城市，多年不见映

山红，小区最多的观赏花木则是西

洋杜鹃，与映山红花期相若，一样

开在清明前后，但西洋杜鹃总归缺

乏映山红那股蓬勃的灵气与泼辣

的野气。

清明多雨潮湿，楼下空地几丛

艾，见风长，日日不同，枝枝叶叶间

散发出粗朴的生命力令人惊叹。

福建人有一句祝福孩子的话：一暝

长一寸。艾在清明的熏风下，较之

孩子的成长，要快速得多，至少一

暝三寸。

毕竟是晚春了，气温渐升，杏

桃海棠，花事皆了。红叶李早早将

一身浅粉谢了，徒剩一树绛红叶子

披披历历，每一节枝条上均遍布星

辰般 密 集 的 小 果 子 ，毛 茸 茸 的 ，

仿 佛 不 敢 肆 意 长 大 。 最 壮 观 的

要数杏树，拇指大的青果隐于繁

密的叶丛，于四月的风中摇摇晃

晃……阳光如金箔，碎金一般散在

身上，暖融融的，人陷溺于春懒中

一直起不了身，梦一样迷离。

眼界里，均见蓬勃的生命力。

正午时分，小区上空开始飘起柳

絮，纷纷扰扰的，犹如一个人静默

的心思，纵然启口，也是无法言明

的。那些柳絮飘飘摇摇的，如山泉

绕壁，最终于池塘里安身，清晨路

过，仿佛下了一夜细雪……亦如一

首浅淡的诗，让人恍惚无言。

四月，真是迷离的月份。合宜

静坐，冥思，抑或抱着小婴儿坐在

紫藤花下，婴儿的乳香与紫藤花的

芳香热烈呼应，彼此交集，让人昏

眩……小区一架紫藤，逾十余年，

终于将整条木架缠绕得密不透风

了，一条条触须肆意生长，耸立着

直往虚空中去了。近旁一两株香

樟 ，一 年 年 静 默 如 谜 ，佛 一 样 禅

定。紫藤花天性热烈奔放，花开如

开闸泄洪，一路奔涌，势不可挡，甚

至将自己的花一串串大胆挂在香

樟树冠。远看，这些借道而来的紫

花，同样披历直下，香樟树愈发庄

重肃穆。

微温的夜里，紫藤开花仿佛有

微响。翌日，又是清朗的一天，微

风拂过面颊……春月在天，万物沉

浸于紫色梦境中。

一年一度，日子又过到襟怀坦

白的晚春，适合听听德沃夏克的

《回故乡》。童 年 的 应 许 之 地 ，也

是一个人精神上的故乡。春的进

程，好比一个人的童年。童年是

没有边界的，童年也是一个人独

自走在春夜，天上挂着细月，什么

都有了。四月的春夜下，当樟树

散发清淡香气，总会叫人想起童

年，以及遥远的永不再来的往事，

如昙花悄悄打开花瓣那么宁静，

一 颗 心 瞬 间 被 虚 空 中 的 香 气 照

亮，不再忧惧。

凌 晨 五 点 ，窗 外 小 鸟 叽 叽 喳

喳，大风来来去去，樟树橘红色的

新叶蝴蝶一样翻飞，如同波格莱里

奇弹奏的勃拉姆斯钢琴小品，雪洞

一般的音符，一如永生的春日。仿

佛一夜间的事情，晚樱大面积怒

放，蓬勃而热烈。

早晨，前往菜市途中，路过一

条小河。河面上同样铺满一层层

柳絮，熏风徐徐，将细淡的柳絮稍

微拂一拂，青碧色波光重新显现，

远望之，整个河面犹如一匹绸缎，

有秘而不宣的潋滟之美，青碧底子

上，点缀着丝丝缕缕的白絮，一波

一波地，在四月荡漾……

晚饭的时候，男友说，什么时

候空了，带我去看看你爸吧。我嘴

上应着，心里却没有做好准备。

事实上，“父亲”这个称呼于

我已很遥远。不知是因为他离世

过早，当时的我年幼无知，还是因

为漫长的岁月冲淡了许多记忆，

父 亲 走 的 这 十 八 年 来 ，从 未 入

梦。我曾和母亲倾诉此事，她说，

一定是父亲体谅我太小，不忍让

我背负沉重的亲情，所以不敢来

我梦里。

也许是吧。从我十四岁起，每

年清明，母亲会买一束白色的菊

花，和我一起送到父亲墓前。她是

极懂他的。印象中，父亲很在意形

象，有些洁癖。一件白衬衫，一条

休闲西裤，一双黑色的皮鞋擦得锃

亮——这是他的出行标配。每天

出门前，他总会在穿衣镜前捯饬很

久，必得等头发抹了摩丝，脸上不

见胡渣，全身上下的衣物没有一丝

褶皱，才骑上摩托车出去。那时

候，母亲常打趣他，面子比里子重

要。我想，这样爱干净的父亲，喜

欢一切美好的事物，一定喜欢这束

纯白无瑕的菊花。

也只有这时 ，我相信母亲心

里还有那个身穿白衬衫、脚蹬黑

皮鞋的青年。在父亲走后的很长

一段时间，母亲从未当我面提起

他，别人问起父亲的事，她总是不

慌不忙地回答，扫墓时也表现得

十分冷静，只顾着给泣不成声的

我递纸巾。这让我一度以为，她

已将父亲淡忘了。直到有一次，

我在老家的顶楼找一张老照片，

无意中看到一本厚厚的笔记本。

打开一看，是母亲大气端庄的行

书，日记里写的是她对父亲满满

的思念。虽然纸页有些泛黄，本

子封面上铺了一层厚厚的灰，但

不难看出，有些字迹因落笔时浸

染了泪渍，向四周肆意地化开，宛

如一朵朵墨色的花开在纸上，成

了世间最动人的书签。那时我以

为，清明于我们母女的意义，是无

尽的悼念和哀恸。

父亲离世前，最放心不下的就

是我。如今，时光飞逝，我终于从

一 个 不 谙 世 事 的 孩 子 长 成 了 大

人。去年清明，我和母亲依照惯例

为父亲扫墓。那是一个阴天，刚下

完一阵绵绵细雨，山上的树愈发青

翠，空气中的水雾满是草木的清

香。母亲整理完墓前的杂草后，很

罕见地絮絮叨叨同父亲说了好多

话。她说女儿有出息了，有一份很

不错的工作，还写了一本书，离她

自己的梦想又近了一步。而后又

说，只是她年龄不小了，工作的三

年来，陆陆续续也认识了不少男孩

子，可惜都没有走到一起。最近认

识的男孩，我觉得不错，你也替她

把把关，如果觉得可以，就让她早

些成家吧。母亲说这些话的时候，

我的眼眶里再一次盈满泪水。她

拍拍我的肩说，和你爸聊聊吧。因

为止不住抽泣，我说话的声音断断

续续，脑袋里的思绪也杂乱无章，

我想父亲即便站在面前，也一定

听不懂我的话。然而，也许万物

确有灵性，我每每费尽力气说完

一句，山上远处树林里不知名的

鸟 儿 便 应 和 着“ 咕 咕 ”一 声 。 起

初我以为是巧合，可一连说了十

多 句 话 ，无 一 例 外 得 到 了 回 应 ，

等我说完，“咕咕”的鸟叫声也无

影无踪了。

由是我相信，父亲其实从未

远去。他也许是林间的一声声鸟

鸣，也许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又

或是秋季头顶掉落的火红枫叶，

冬夜里一场盛大而落寞的雪。世

间万物，林林总总，都以沉默又深

情 的 方 式 ，向 我 传 递 着 他 的 消

息。每当我骄傲自满时，耳边常

想起他的劝诫，叮嘱我“满招损，

谦受益”的道理；每当我心灰意冷

时，面前常浮现他盈盈的笑意，拿

手摸摸我的头，说“小家伙，这点

挫 折 算 什 么 ”；每 当 我 怠 惰 懒 散

时，就会想起他曾自豪地向外人

炫耀自己的女儿，于是又燃起斗

志和希望……在我人生中每一个

迷 惘 、彷 徨 的 时 刻 ，父 亲 无 处 不

在，如影随形。

于是，我终于明白，清明从来

不仅是一个节日、一种哀思，更是

一种心境，清朗纯净，从容明澈。

它让我身处灰暗仍能窥见光亮，

琐事缠身依然淡定如常，它让我

在这个纷纷扰扰的大千世界里，

始终拥有独自面对生活的不竭信

心与勇气。

绵绵春雨，打湿了古老的青石

板街，打湿了古老的清明。

“风雨催春寒食近，平原一片

丹青。”时序一到清明，春雨便淅

淅沥沥，连绵不断，下个没完。雨

线细丝丝的，似牛毛，如花针，缜

密而细致，迷蒙又缠绵。它下得

悄无声息，似无声却又有声，温柔

地滋润着大地，轻轻地唤醒了万

物的酣梦。万物在它的召唤下，

麦苗返青了，垂柳挂绿了，百花绽

放了……正可谓“有时两点三点

雨，到处十枝五枝花。”

雨丝随风摇摆，似云，似烟，

又 似 雾 ，如 丝 如 缕 、如 梦 如 幻 的

清 明 雨 似 在 撩 拨 着 人 们 心 底 的

柔 软 之 弦 。“ 清 明 时 节 雨 纷 纷 ，

路 上 行 人 欲 断 魂 。”尽 管 春 雨 霏

霏 ，却 阻 挡 不 了 人 们 祭 扫 的 步

伐 。 拔 净 坟 前 一 片 乱 草 ，于 墓

碑 前 摆 下 几 杯 冷 酒 ，供 上 祭 品

跪 拜 ，模 糊 的 记 忆 瞬 间 清 晰 ，先

人 们 的 音 容 笑 貌 仿 佛 又 浮 现 在

眼 前 。 霪 雨 霏 霏 ，如 泣 如 诉 ，有

如 在 深 情 诉 说 着 我 们 对 故 去 亲

人 的 无 尽 思 念 。“ 纸 灰 飞 作 白 蝴

蝶 ，泪 血 染 成 红 杜 鹃 。”桃 红 李

白 ，景 色 旖 旎 ，但 已 逝 的 亲 人 却

享受不到这大好春光了，怎不令

人痛断肝肠。

“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

半 出 城 。”真 正 的 暖 春 是 春 分 之

后 的 清 明 ，这 时 才 气 清 景 明 ，春

意 盎 然 ，人 也 单 了 衣 衫 ，是 最 宜

出游的日子。蒙蒙细雨、习习春

风中，燕子在高空中划出优美的

弧线，小溪在山涧弹奏出欢快的

乐曲，河边的垂柳摇曳着万千碧

丝。一池春水映梨花，撩人的春

色好像在呼唤着人们出去走走。

“偷得浮生半日闲”，利用空闲时

间 ，抛 开 一 切 羁 绊 ，学 做 戴 望 舒

笔 下 的 丁 香 女 子 ，撑 一 把 油 纸

伞 ，漫 步 在 阡 陌 小 路 上 ，沐 浴 在

潇潇春雨中，和大自然来一次亲

密 接 触 ，让 春 风 拂 去 心 头 的 阴

霾 ，让 春 雨 洗 涤 蒙 尘 的 心 田 ，让

憧憬随着白云飘荡。白居易说：

“逢 春 不 游 乐 ，但 恐 是 痴 人 。”踏

青 ，带 给 人 们 的 欢 乐 是 无 限 的 。

芳草萋萋，春雨蒙蒙，繁花似锦，

置 身 其 间 ，能 消 除 疲 惫 ，振 奋 精

神 。“乱 花 深 处 鸟 声 中 ”，万 紫 千

红，杨柳依依，春在哪里，健康和

欢乐也在哪里。

清明雨，勾起人们无边的思

念，但更多的还是冷静、深沉的思

考 。 清 明 雨 实 际 上 是 在 昭 示 人

们：“死”其实是一个假象，就像春

分过后万物复苏一样，所谓春来

草自青。到了清明，纷纷扬扬的

清明雨把已经凋零的生命变为鲜

花，变成垂柳，变成春色。清明雨

一次次地使生命复苏，一次次地

使生命更加丰润。

清明雨纷纷，人生意切切。

清明节总是会下雨，反正我

几十年来的记忆里，整体上是这

样的，这一时节无论身在南方还

是北方，无论是推窗而看，还是

出门行走，都会看见或感受到线

条一样的雨丝在滑落，也是神奇

了，每每此刻，我都会想到，杜牧

难道除了是名诗人，还是最早的

天气预报员吗？他的一句“清明

时节雨纷纷”，已从唐朝下到了

如今。

作为一个对时间与节气比

较钝感的人，哪怕是放假通知刷

屏，也难以让我觉察到清明节的

来临，通常我会将之当成一个普

通的日子来对待。而作为一个

对环境与温度比较敏感的人，当

冰凉的雨丝夹杂着空气里弥漫

的清新扑面袭来的时候，总是会

在内心感慨一下：真的是清明节

到了，每一缕风、每一滴雨都在

提 醒 你 去 怀 念 ，都 在 催 促 你 出

门 ，都 在 跟 你 说 那 些 远 山 、小

河、树林与墓园，都在等待着你

的脚步。

也曾有过无雨的清明节，只

是我已经记不清是哪一年了，那

一年清明，不但无雨，还晴空万

里，太阳虽然称不上是“艳阳”，

但看上去轮廓清晰，清新透亮，

没有任何灼灼之热，起先我走在

这样的节日里，并没有异样的感

觉，但走着走着就觉得有些不对

劲起来，是的，我在寻找雨，雨丝

也好，雨滴也好，哪怕是瓢泼大

雨也好，这个节日总得有点儿雨

啊，没雨算什么清明节，没雨，怎

么让我们在这一天变得比平常

更容易感怀？

这么想的时候，我知道，清

明节已经不单纯是一个节日了，

它已经浸透思想与精神，成为人

们生命或身体里的一个本能，属

于清明节的雨，早已准时在我

们 的 身 体 里 飘 落 ，这 样 的

雨，早已和地理环境、气

象学无关，而和我们的

生 活 、情 感 、文 化 有

关，于是，晴朗的清

明 节 ，阳 光 的 光

线也有了雨线

的 形 状 与 气

息 ，阳 光 打

在身上，如

同 细 碎 的

雨 水 落 在

肩 头 ，阳 光 那 些 冷 暖 相 宜 的 温

度，如同雨水被皮肤加热后滑落

的温度，于是，在一个阳光充足

的日子或时刻，仍然有许多人，

觉得头顶有一柄伞被偷偷地拿

开了，整个人都暴露在无处不是

雨的日子里。

那样一个无雨的清明节，如

同一个破折号，重新诠释了清明

节，也让我能够更好地理解清明

节，也如同一个省略号，省略掉

千言万语，摊平了 2500 多年来有

关这个节日的所有记忆与故事，

在历史的书页当中，清明节是既

脆薄、清澈又坚韧、绵长的那一

页，否则它经历了那么多雨水的

浸泡，怎会到现在仍然保持着它

本真的样子？而在人们的内心

当中，它一直有着一种让人惆怅

也让人平静、让人怀念也让人坚

定的功能——清明之后，暑热将

要 来 临 ，这 个 节 日 像 一 个 分 隔

号，让人沉淀好自己，抬头挺胸

面对火热的生活。

像往年一样，2025 年的清明

节和其他重要的节日一样，无需

变化，只需恒定地存在。它使人

变得笃定、沉稳，不慌不忙，在这

几天，无论走在阳光里还是走在

雨里，都是走在回望、想念、回忆

与展望里。

最 美 人 间 四 月 天 ，每 每 此

时，便是放风筝的好时节。风筝

宛如春天的使者，为大地增添了

一抹不可或缺的绚丽色彩，也让

我心中又涌起浓浓的思念。

记得儿时的春天，祖母总是

牵起我的小手 ，一同踏上那片

宽广的田野，去 追 寻 风 筝 的 踪

迹。在那片无垠的田野上 ，我

畅 快 地 奔 跑 ，手 中 紧 握 着风筝

线 ，眼中满是对蔚蓝天空的向

往。那时的田野 ，宛如一块巨

大的画布 ，任由我挥洒童年的

色彩与梦想。春风轻拂 ，风筝

便在空中翩翩起舞 ，它时而冲

上云霄，与云朵嬉戏；时而低飞

盘旋 ，与大地共舞。我则跟随

着风筝的步伐 ，在田野上尽情

奔跑 ，享受着那份无拘无束的

自在与快乐。

每当我跑得肆意，祖母总是

慈爱地提醒我：“小七，慢点儿

跑，别跌了跤。”那声音，就像春

风拂过心田，我转过头，映入眼

帘的是祖母那布满岁月痕迹的

脸庞，上面洋溢着如暖阳般温暖

的笑容。那一刻，我的心头涌上

一股暖流，仿佛被爱的阳光深深

包裹。

随着岁月的流转，祖母已化

作天际的一颗星，而我也告别了

那段纯真的童年。风筝也发生

了变化，它们变得越来越大，图

案更加丰富多彩，形状也更加奇

特。然而，在这个繁华而喧嚣的

都市里。高楼大厦林立，车水马

龙喧嚣，我们被束缚在钢筋混凝

土的森林里，失去了那份与大自

然亲近的机会。

那飘飞的风筝，不仅承载着

我童年的纯真记忆 ，更是我与

祖母之间深厚的情感纽带。无

论时光如何流转 ，我都会将那

份 感 动 与 温 馨 永 远 珍 藏 在 心

底 ，它们是我人生中宝贵的财

富，如同闪耀的星辰，照亮我前

行的路。

我相信，在这片广阔的天空

下，我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

云彩，让风筝带着我的梦想与希

望，飘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 情 哀 婉 ，神 魂 断 ，泪 眼 望

穿 。”清 明 时 节 ，我 们 的 万 般

思 情 都 寄 托 在 这 一 首 首 清 明

诗 间 。

悲戚哀婉的祭祖诗。清明

祭 祖 是 中 国 的 传 统 习 俗 ，但 祭

祖 时 难 免 触 景 伤 情 ，悲 戚 哀

婉 。 那 泪 雨 纷 飞 的 场 景 ，凝 成

一场诗雨，注入思念，鲜活在清

明的雨季。“乌啼鹊噪昏乔木，

清明寒食谁家哭。风吹旷野纸

钱飞，古墓垒垒春草绿。”唐朝

诗人白居易的《寒食野望吟》，

描 绘 出 一 幅 野 旷 坟 冢 间 ，亲 人

泪雨祭洒清明的场景。“南北山

头 多 墓 田 ，清 明 祭 扫 各 纷 然 。

纸 灰 飞 作 白 蝴 蝶 ，泪 血 染 成 红

杜鹃。”宋代高翥的《清明日对

酒》，更加形象生动地描述这一

祭 祀 习 俗 。 无 须 多 言 ，祭 扫 即

是 一 场 对 亲 人 撕 心 裂 肺 ，刻 骨

铭心的怀念。

清明诗中春意浓。春回大

地，风和日丽，万物复苏，正是踏

青 郊 游 的 好 时 机 。 人 称“ 温 八

叉”的“花间词派”鼻祖温庭筠的

《清明日》，就妙笔生花地为我们

描 绘 出 一 幅 栩 栩 如 生 的 踏 春

图。“清娥画扇中，春树郁金红。

出犯繁花露，归穿弱柳风。”在清

明的晨曦中，清蛾飞舞，色彩斑

斓，仿若天公巧绘的一把绝美画

扇。满园桃绿花红，生机盎然；

郁 金 香 也 赶 趟 儿 似 的 竞 相 开

放。又是一年青草绿，此时不赏

春，更待何时？

清明诗中游子梦。元代乔

吉的《折桂令·客窗清明》则把客

居他乡的遗憾和孤独的思愁巧

妙 地 勾 画 出 来 。“ 风 风 雨 雨 梨

花，窄索帘栊，巧小窗纱。甚情

绪灯前，客怀枕畔，心事天涯。”

都 说 叶 落 归 根 ，可 诗 人 晚 年 却

客 居 他 乡 。 他 的 遗 憾 由 此 而

生 。 恰 逢 清 明 节 ，诗 人 思 乡 的

情 绪 更 加 浓 烈 。 风 雨 落 下 ，梨

花凋零，窄窄的窗户，小小的窗

纱 。 一 个 客 居 在 外 的 人 ，孤 灯

相伴，回想着五十年来的人生，

如 梦 般 转 瞬 即 逝 ，徒 剩 这 三 千

白 发 烦 恼 丝 ，挥 之 不 去 。 天 涯

漂泊，游子孤独，所以，当看到

一 片 生 机 的 春 日 清 明 ，不 但 提

不起一丝兴趣。反而是春天的

景 色 愈 美 ，游 子 的 心 中 越 伤 。

遗 憾 忧 伤 由 心 而 生 ，读 来 让 人

心灵悸动，久久难平。

清明诗中酒香浓。“清明时

节 雨 纷 纷 ，路 上 行 人 欲 断 魂 。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

花村。”公元 845 年，杜牧在安徽

省 池 州 市 贵 池 区 行 春 遇 雨 ，遂

写《清明》一诗。此诗一出，“杏

花 村 ”便 名 扬 天 下 。 清 康 熙 年

间，杏花村人郎遂编撰了《杏花

村志》十二卷，是中国唯一入选

《四库全书》的村志，使杏花村

更 是 名 垂 千 古 ，杏 花 村 也 因 此

被誉为“天下第一村”。勤劳聪

慧 的 杏 花 村 人 ，遂 把 自 己 的 品

牌酒“老汾酒”也改称“杏花村

酒 ”。 许 多 文 人 骚 客 纷 纷 慕 名

而 来 ，在 杏 花 村 的 酒 香 中 赏 杏

论 诗 ，留 下 佳 作 无 数 。 贵 池 区

因此被美誉为“千载诗人地”，

秋 浦 河 则 成 为 流 淌 着 诗 的 河

流。李白、杜牧、陶渊明、苏轼

等 人 都 曾 驻 足 池 州 ，让 小 小 的

“杏花村”名声赫赫。后人则用

“杏花村”指代酒。时值清明，

思愁纷扰，何不到“杏花村”里

一醉解千愁，赏一春“杏花”满

心头。

清 明 煮 诗 ，人 间 最 美 。 行

走 在 清 明 诗 词 间 ，煮 一 壶 春 的

厚 重 或 轻 盈 ，品 一 场 传 统 文 化

的 盛 宴 ，感 悟 生 命 的 内 涵 ，

“ 清 ”生 命 之 惑 ，“ 明 ”生 活 之

理 ，不 辜 负 每 一 个 春 和 景 明 的

清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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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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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清明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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潺潺清明雨
■吴建

无雨的清明
■韩浩月

春风筝影忆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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